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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歐陽修作為宋代散文大家，他的為文和為人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本文僅就歐陽修的部分散文進行比較分析，從他的寫實和抒情風格上追溯本源，探討他對唐代散文的繼承和創新。
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尤其在散文創作上，雖然沿著唐代散文的道路發展
而來，但取得的成就卻超過了唐代。文學史上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出於宋代，另外，北宋的范仲淹、晁補之、陸游、胡銓等人，也都是散文創作大家。
歐陽修師承韓愈，卻不拘泥於韓愈，他的散文更具社會現實性和責任感。歐陽修的作品，大都被看作開宋代文風的典範，如果沒有他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古文發展勢必是因襲舊體，無創新可言。他在散文創作上講求徐紆有致，章法講求曲折變化，語句講求圓融輕快，自成一家。這種和諧的創作態度和手法，使得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
一、具有陰柔之美
歐陽修散文具有陰柔之美，洪本健在《略論歐陽修散文的陰柔之美》一文中說，歐陽修的散文情韻深美，偏向陰柔一路發展，顯示出典型和成熟的藝術風格，並將其陰柔之美總結為：蘊蓄吞吐之美，委婉曲折之美，平易自然之美，清音幽韻之美。歐文“字裏行間，情意深至而韻味緬邈” [1]665。《祭石曼卿文》就很好地表達了這種美感，通過“三呼曼卿”來表達對亡友的無限哀思。
一呼“嗚呼曼卿”，是對好友才華的歌頌。“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人雖已去，但“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歐陽修探究了自古以來的生死之理，與臧克家的《有的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人與萬物雖然同有生死，但是聖人賢士死後，名字可以載入史冊，永垂不朽，像日月星辰一樣閃耀著光輝。歐陽修這種對待生死的態度，顯示了他作為儒道薰陶下的文人那種豁曠達遠的精神。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而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深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緊承“一呼”，
對亡友無比的崇敬。若非是心靈上的至交，斷不會無故作此感歎。而筆鋒一轉，想像曼卿墓地的“ 荒煙野蔓， 荊棘縱橫， 風淒露下， 走磷飛螢”，那透骨的哀思之情，讓人嗟歎不已。墓地四周牧童樵叟的吟嘯，與驚禽駭獸的咿嚶混和交雜，連成一片，這悲涼幽深的氣氛將作者的哀痛之情渲染得極為濃烈。“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城！”自古聖賢皆寂寞，生前名利死後空。歐陽修借景抒情，因情發議，從聖賢與常人死後都不過是荒塚一堆這個角度來說盛衰之理，貌似解脫，實則隱喻著難以言傳的悲傷。
三呼“嗚呼曼卿”，於情不自禁中臨風隕泣，在自相矛盾中不覺忘情。清代的金聖歎在《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八中評說：“胸中自有透頂解脫，意中卻是透骨相思。於是一筆已自透頂中寫出去，不覺一筆又自透骨中寫入來。不知者乃驚其文字一何跌盪，不知非跌盪也”。一篇悲涼悽愴跌宕起伏的祭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歐陽修感情的濃烈奔放，也看出了他為文時的“無聲勝有聲”的力量。
二、關注現實生活
歐陽修的散文言之有物，他一方面強調“文以名道”，另一方面又把“道”與世人接近的“實事”聯繫到一起，這與韓愈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但與韓愈相比，歐陽修更為重視現實生活對古文創作的積極作用。蘇軾評其文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散文的深入淺出，既精練又流暢，無論是敍事說理，還是抒情寫景，都引人入勝，娓娓動聽。這一點在他的政論文《朋黨論》中有充分地表現。他早年激情滿懷地去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指摘時弊，匡時救世。思想的尖銳，語言的明快，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朋黨論》這篇文章是歐陽修于慶曆四年以諫官身份向仁宗獻上的一篇新政推行者的剖白書。作者當時書生意氣，有一大群力主新政的志同道合者，於是鬥志滿滿，豪氣慷慨。從當時形勢需要來說，《朋黨論》應是駁論文章，但作者“豐富的徵引使義理的闡述化為文氣貫注的鋪敍，成為形成文章結構和風格的重要手段，不僅有助於佈局的完整，義理的暢達，而且能造成汪洋恣肆的文勢，增強文章的感染力”。
歐氏不僅重視邏輯上的嚴密，理論上的完善，而且更重視用事實說理。他在擺事實時，並沒有舉范、韓等人的所作所為，為他們辯解，仍然是從“自古有之”著眼，用歷史事實作為根據。比如，文章後半部列舉堯用八元、八愷，退四凶，舜用皋、夔、稷、契等22 人，周用同心協力的三千臣子而天下大治的事例，從正面論證了“人君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興”的觀點；列舉紂使人人異心為朋，漢恒、靈二帝禁絕善人為朋，唐昭宣帝誅戮清流之朋等史實，從反面論證“人君退君子之真朋，則天下亂亡”的推理，從而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對於國家治亂興亡的重要意義。實際上就是規勸仁宗要以歷史為鑒，切莫重蹈漢、唐末代君主的覆轍，正確對待和充分信任推行“慶曆新政”者的君子之朋，而疏遠、斥退攻擊別人為“朋黨”的小人之朋，只有這樣，才能興利除弊，富國強兵。文章中沒有一個字提到范、韓等人，但卻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夏竦等保守人物，卻也處處看到對準他們的鋒芒。可見作者的高明之處，這比直接駁斥更有效。
三、改革文風，在繼承中求創新
歐公恪守“切中時弊”，反映現實的為文風格，對於掃蕩宋初的華糜文風，開創平易自然、樸實致用的新文風起到重大的作用。“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析之以至理，以服人口，故天下翕然師尊之”，這是蘇軾對其文的評價。[3]17 這評價頗符合歐陽修散文的實際，並非溢美之辭。歐公十分強調“知古明道”，強調“道勝文至”，是一個較為正統的孔孟之道的繼承者。但他並不因循守舊，在處理古文、時文和“新時文”的關係上，提倡散文應具有“平易自然”的風格，顯示出了歐公善於繼承，敢於創新的精神。
“西昆體”沿襲唐末五代柔靡浮豔的文風，“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曾經為祿仕養親而作過“時文”的歐陽修，在認識到這一文體的危害性後，反戈一擊，極為反對這種“務以言語聲偶撾裂，……以相誇尚”的不良風習，高度讚揚石介、穆修、蘇舜卿等人不顧時俗非議，創作古歌詩、雜文的革新精神，並以自己卓異的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取得了文壇領袖的地位。但是，他對“西昆體”並非一味批判，而是取其精華，加以提倡。歐公的一些抒情散文，在以古文為骨且“合於理”的前提下，吸收了駢偶文形式整齊、雅美，音韻和諧的特點，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性和感染力。歐公說：“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又說：“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這種持論公允的態度也影響了後來的許多作家。明人張綖《刊西昆詩集序》雲：楊、劉諸公倡和《西昆集》，蓋學義山（李商隱）而過者。六一翁恐其流糜不返，故以優遊垣夷之辭而變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嘗不有取於昆體也。這就是所謂的“歐公變昆”說，即指歐陽修對西昆體有棄有取。陳善《捫虱新話》上集卷一說：“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作為四六，自歐公始”。[3]24 歐公對西昆體的繼承和發展，使他的散文創作形成與唐代散文迥然不同的風韻。他的《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就是這其中的代表作。歐公的《醉翁亭記》，讀起來琅琅上口，滋味曼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歷來被歎為歐公絕作。《醉翁亭記》有著陰柔之美，明人茅坤譽之為“文中之畫”，又說：“昔人讀此文，謂如幽泉邃石，入一層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翕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從語言來看，文章詞藻優美自然，而又凝練精粹、音調和諧、韻味悠長、抑揚頓挫、鏗鏘悅耳，是散文的詩，又是詩的散文。
為人與為文的風格統一，才能成為一代文章的模範。歐陽修為人忠誠厚重，在朝如此，對朋友如此，觀察事物，評論得失無不如此。自然、樸實，加上藝術上的不斷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見重於當時，推仰於後世。王安石在《祭歐陽文忠公文》如此說：“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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